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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好不经用，倏忽又是一季。近
来总被琐事裹挟、被节奏推着前行，直
至今日午后，才终于下定决心，将一整
个下午，完完整整地交给泥土，交给那
二十余瓶陪伴了我一冬的水培吊兰。

前段时间，带小院的一楼房子重
新装修，原本暂移到院子里的物件如
今都已归置室内，小院顿时开阔了许
多，那些花花草草，也终于可以自在舒
展了。吃过午饭，我来到一楼小院，阳
光正好，不烈不燥，温柔地铺满每一个
角落。

为了给吊兰们一方安稳天地，我特
意拿了蛇皮袋、铲子等工具，到小区外
那片空旷无花草的花坛挖土，来来回回
装了三袋带回家。又搬出几个月前从桃
园带回来的一袋泥土，摊开在地上细细
晾晒。潮湿的泥土在阳光下慢慢松散，
散发出独属于大地的清新气息。

一下午的时光，就在翻土、碎土、
拌匀中静静流淌。我丝毫不觉枯燥，当
指尖触碰到松软的泥土，感受着土粒
从指缝间轻轻滑落，心竟莫名地安定
下来。手机被搁置一旁，没有接连不断
的消息打扰，眼前只有一方泥土、一双
手和一段不被打扰的时光。每一次翻
土，都像在梳理纷乱的思绪；每一次碾
碎土块，都似在卸下心头的浮躁。

我慢慢筛去泥土中的杂质，再将
营养土与桃园土细细拌匀。经阳光晾
晒后的土粒，闻起来安心又踏实。忽

然懂得，许多人偏爱园艺，或许并非
只因喜爱花草，而是在与泥土相伴的
时光里，能慢慢找回最本真的自己。
而我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二十多株水
培吊兰，想让它们尽快入土安家，安
稳扎根。

这二十余株吊兰，自去年入秋便
被我水培在矿泉水瓶中，一瓶瓶整齐
地立在阳台地面，伴我走过深秋与寒
冬，又一同迎来丙午马年的新春。它们
叶片纤长柔软，由心向外舒展，轻轻垂
落。其中几株金边吊兰更是别致，叶心
清透翠润，叶缘镶着浅淡银纹，沐在日
光里，周身覆着一层薄而柔和的光。

如今居所的阳台本就不大，还安
放了一大一小两张书桌。冬日里，我
喜欢坐在小书桌前处理工作、看书、
刷手机、晒太阳，再加上搁在地面的
二十多瓶水培吊兰，几乎占满了整个
阳台。好在先生与儿子从不嫌弃，也
从未抱怨过它们挤占空间，只由着我
安心照料。

某日，先生到阳台收衣服，估摸着
心里觉得有些碍事，却也只是轻声感
慨：“这三十年来，水培吊兰，好像一直
都是你在坚持做的事啊。”我听后忍不
住莞尔一笑，这一句平淡的话，瞬间让
满阳台的绿意，都成了岁月里最温柔
的见证。

整个冬天，窗外寒风萧瑟、草木凋
零，唯有阳台上的吊兰，绿意盎然、生

机勃勃。叶片层层舒展，越长越挺拔，
越长越飘逸，没有一点萎靡枯黄的样
子。哪怕天气最冷的时候，它们也只是
安静生长，默默抽出新叶，一点点变得
茂密繁盛。

最动人的，是它们在水中生长的
根须。洁白、纤细、绵长，一缕缕在清水
中舒展漂浮，错落缠绕，像白玉织成的
流苏，干净又柔软。没有泥土的包裹，
每一条根须都清晰可见，透着一种脆
弱却坚韧的美。

它们不挑环境，不贪养分，只需一
捧清水，便安之若素，在方寸之间静静
生长。无数个清晨与黄昏，我看着它们
轻轻摇曳，叶片舒展，根须安稳，无声
却温暖，陪着我看书、刷手机、发呆、看
天光慢慢流转。

水培的日子，干净、清澈、轻盈，却
也少了一份扎根大地的厚实与安稳。
冬去春来，气温慢慢回暖，吊兰的叶片
愈发浓密青翠，根须也愈发粗壮茂密，
小小的矿泉水瓶，已经盛不下它们蓬
勃的生机。它们静静立在那里，像是在
等待我给它们更安稳的归宿，等待一
场与泥土的重逢。

于是，我放下其他事，下定决心，
让它们入土为安。

我小心翼翼地将吊兰从矿泉水瓶
中取出，生怕碰断一根须条。那些在清
水里长出来的根，洁白柔韧，轻轻一
握，便能触到其中藏着的倔强力量。我

耐心理顺缠绕在一起的根须，抖掉多
余水分，将它们缓缓放入备好的花盆
中央。

一勺又一勺，我把晒得松软温热
的营养土，缓缓填入大大小小的花盆
中。泥土轻轻覆住根系，再细心压实，
力道不松不紧，既给它扎根的安稳，也
留足呼吸的空间。最后绕着盆沿浇上
一圈定根水，清水慢慢渗入泥土，一场
与春天的温柔约定，就此落成。

栽种完毕，只见一株株吊兰稳稳
立在盆中，叶片依旧舒展翠绿，微微垂
落，姿态安然。比起水培时的清雅，如
今多了几分踏实与厚重。叶片随春风
轻轻晃动，像是在安心地舒展身体，又
像是在无声地向我致谢。看着它们稳
稳扎根在泥土里，我的心里也满是柔
软与安稳。

一下午的劳作，晒土、翻土、拌土、
栽种，手臂微酸，指尖带泥，内心却无
比清澈安宁。

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里，或许我
们都习惯追赶，习惯高效，却常常忘了
要慢下来，去感受一草一木的生长，体
会一铲一土的厚重。照料这些吊兰，看
似只是寻常小事，却藏着生活最本真
的治愈。翻土是耐心，栽种是用心，守
候是平常心。我们为植物安家，植物也
在悄悄治愈我们。它们教我们沉淀，教
我们学习等待，也教我们在平凡小事
中，守住内心的从容与秩序。

一钵春泥安吊兰
□王晓娟

去仙居那天，为了避开节假日
蜂拥的人潮，我们起了个大早。

天还黑着，人已经在缆车上
了。脚底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
清，就觉得自己悬在半空，上不挨
天，下不着地。我不由得攥紧扶手，
眼睛盯着两山间一小块有点发亮
的天。

这里真好，活脱脱一个天然大
氧吧。我深吸一口气，山气清凉，从
嗓子眼一直舒服到脚后跟。

山一层一层往远处退，近的
能看清石头上的裂纹，深的浅的，
横的竖的，写满岁月的密码。远的
就淡了，最尽头，只留薄薄的一层
影子。

正看着，余光里有个橙色的
点，在不远处的崖壁上，极小，一动
不动。我没在意，许是哪棵树的叶
子，太阳一照，颜色鲜亮些罢了。

日头渐高，我举着手机找角
度，正对着远处的山影比画，忽然
看见前头围了一圈人，都挤在栏杆
边，脖子伸得老长，往下看。

我也凑过去。什么也没看见，
除了树，还是树。

我有点恐高，平时走栈道都贴
着山壁走，这会儿也不知道哪根筋
搭错了，扒着栏杆往下探。

终于看见了。
只见一个人，腰里拴着绳，正

在崖壁上慢慢挪。那一瞬间我呼吸
都停了。他就那么悬着，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身后是空的，脚底下也
是空的，整个人在半空里微微地
晃，像片叶子，可叶子没他那么让
人揪心。

他一只手攥着绳，两只脚在
石壁上探来探去，找能踩的地方。
有时候整个人让树枝挡住了，看
不见，过一会儿又从另一棵树旁
边冒出来，还是悬着，还是晃晃悠
悠的。

旁边有个举手机的年轻人，嘴
里嘟囔：“天哪，这不要命吗？”

他旁边那姑娘扯他袖子：“别
拍了，怪吓人的。”

那年轻人没放下手机，可也没
再说话。

我就那么盯着那个橙色的点，
看他一点一点往下探。他下头几棵
矮树中间，躺着几个塑料瓶，红的
白的，在满山的绿里，很是扎眼。他
终于够着了，小心捡拾，将瓶子放
进腰间的塑料袋里。这些事若放在
平时，不过是弯弯腰的简单事，可
在这里，却是如此惊险。

他全部希望就系在一根绳索
上，冒如此大的风险就是为那几个
瓶子。

旁边一个老大爷叹了口气：
“唉，不容易，扔的时候倒是顺手。”

我身边站着个年轻妈妈，拉着
五六岁的小姑娘。她弯下腰，声音
轻轻的：“宝宝你看，那个叔叔在捡
别人扔的垃圾，多危险，多辛苦。所
以我们不能乱扔，宝宝对不对？”

小姑娘拼命点头，眼睛瞪得
老大。

又一阵山风吹过，那人身子晃
了一下。人群里有人倒吸一口气。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

可他稳住了。脚探到一块凸起
的岩石，整个人贴上去，一只手松
开绳子，慢慢探向另一处几个瓶
子。够着了。一个，两个，三个。他把
瓶子塞进腰间的袋子里，然后抬头
往上看了一眼。

隔着那么远，我看不清他的
脸，只看见那个橙色的身影，在满
山的绿和灰里，像一小簇火。那一
瞬间，我突然想，他看什么呢？是看
他拴着的绳子牢不牢，还是看扔瓶
子的那只手在不在人群里？此刻我
多希望能拥有神奇的本领，将卧龙
桥或如意桥移到他的脚下。

人群慢慢散了。拍照的继续拍
照，往前走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
个小姑娘，被她妈妈牵着走了好
远，还回头望。

后来走累了，我在路边的石凳
上坐下歇脚。正拧开瓶子喝水，前
头有个小伙子，手里的纸巾擦了
擦汗，随手往地上一扔。那纸飘了
飘，落在路边的草丛里，白花花的
一小团。

我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反
应，旁边坐着休息的一个大爷站起
来了。走过去，弯下腰，把那团纸捡
起来，扔进几步外的垃圾桶。

我对他肃然起敬。
我想起那个头发花白的老汉，

弯着腰用心擦着一个又一个垃圾
桶；还有那个栈道上碰见的矮个子
大叔，手攥着能伸缩的杆子，在悬
崖边探着身子，一次又一次夹起崖
边的垃圾。

这些青山守护者，就这么走
着，捡着，擦着。游客一茬一茬过，
拍照的，吃东西的，喊叫的，却很少
有人将目光停留在他们身上。

仙居这名字起得很好，这是
神仙居住的地方。可再美的地
方，也得有人守着。你可知，那扔
下去的轻飘飘，却是他人身上的
沉甸甸。

下山的缆车上，我看着窗外后
退的山影，忽然又想起那个悬在崖
壁上的人，想起他抬头往上看的那
一眼。

山还在那儿
□华霞云

突然有一天，发现老金真的老了，
像只曾经好斗的公鸡一夜之间毛色黯
淡，锐气尽散。

一直想说说老金，却总被各样琐
事耽搁。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从他
手里接过自行车库的钥匙，抬头时不
经意瞥见他的脸，心里不由得“咯噔”
一下：往日的老金，向来收拾得利利索
索，甚至带着一种让人想要讨厌的傲
气——仿佛人人都有求于他。而眼前
的老金，胡子拉碴，往日那双炯炯有神
的铜铃大眼失了神采，满脸花白胡茬，
透着说不尽的颓唐与无力。相识十多
年，这是我第一次见他这般模样。

老金是我们单位门卫，自我入职那
天起便认识了。最初他看的是办公大楼
的门，后来单位搬入新大楼，有了专职
保安，他就转来看家属院的大门了。

中等个儿的老金，七十有三，腰板
却始终挺得笔直，嗓门也大得吓人。除
了看守大院和车库的门，他还负责打
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整个院子里就
数他最牛、最有底气——毕竟所有人
都要从他把守的门口经过，就是来个
亲戚朋友，他也要理直气壮地仔细盘
问一番，问清门牌和来意。最初，他还
专门备了本子登记访客，只是没坚持

多久便作罢了。原因是很多人不配合，
老金少不得和他们理论，甚至扯开嗓
门直接开骂。

最绝的是，他练就了一种看门“神
功”：谁也别想从他眼皮底下悄悄溜
过。有时他看着和其他老人一样闭目
打盹，可等你蹑手蹑脚、想省掉一句招
呼偷偷过去时，他会猛地抬眼，鹰隼般
的目光“唰”地一下将你定在原地，再
抛出一句十几年从未变过的话：“回来
啦？”那一刻，你立马像泄了气的皮球，
只得乖乖地点着头，赔着尬笑：“回来
了。您吃了没？”老金便露出一脸计谋
得逞的得意，仿佛在说：“小样，还想逃
过我的眼睛。”对此，他向来十分自得。

最让人头疼的是，大院紧邻街道，
附近又没有正规停车场，不少外来车
辆总爱到院子里来蹭地儿停车。老金
只要看到车位空着，就指挥外面的车
停进去，引得院里不少人颇为不满。老
金可不管这些，按他的逻辑：空着也是
浪费，给人行个方便，碍着谁了？再说
收来的钱，也是给单位增加收入。谁要
敢跟他多说两句，他绝对以雷鸣般的
吼声把人给镇住，还不时地爆粗口，让
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过也有例外。有一回，一个小年

轻深夜才回，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老
金不情不愿地给他开门，附带抱怨了
几句。那人年轻气盛，老金也不是吃素
的，两人先是吵，后来居然打了起来。
老金被打得眼眶乌青，活像只熊猫。一
把年纪了，看着都让人替他揪心。可没
消停几天，院子里又重新响起了他那
洪亮如钟的吼声。

奇怪的是，十多年来，老金从没请
过假——感觉他一直都在。这事我从
前从未细想，直到动笔写他，才突然意
识到，就连春节也没见他离开过。每年
我和家人从老家过年回来，都会给他
捎带些土特产，次次都能遇见他。

一直陪着他的，是他中风后口角
有些歪斜的老伴。听老金说过，退休前
他们夫妻俩都在地州上的厂矿上班。
有一年，老伴突发中风，医生说要做开
颅手术，可他拿不出钱。即便如此，他
也没有半分犹豫，斩钉截铁地跟医生
说，无论如何都要救。于是有了后面他
拼了命向厂里借钱凑够手术费的事。

知道了这些，也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老金夫妇会一起守着这扇大门。就
连老金半夜跟人吵架，老太婆也会帮
腔开骂，甚至有时候气势比他还要凶。

还有，老金的值班室里常常飘散

出火腿的浓香，煎炒炖煮之间，小小的
屋子便弥漫着暖热的气息。墙上虽糊
着几张画报纸，可经年累月的油烟，还
是给锅灶周围的墙壁包上了一层浆。
也曾有人担心用火安全，甚至向上反
映过，可老金依旧我行我素。他的儿女
还时常来小屋里煎炸烹炒，一家人挤
在一块儿热热闹闹地团聚，谁也奈何
不了他，谁让他是老金呢？更何况那飘
满院子的火腿香，实在浓郁诱人，让人
不忍苛责。

就是这样一身“毛病”的老金，却
把小区守得严严实实。自打他看门以
来，院里从没发生过失窃之类的事，大
家住得格外踏实安心。所以不只是我，
但凡逢年过节从外地回来的人，踏进
院子的第一件事，多半都会先去真诚
地问候一声老金。

所以，看到老金那般神色黯淡的
模样，我心里隐隐发慌，生怕他哪天真
的老了，老到连我们的家属院也不能
再看了——毕竟，我们早已经习惯了
有他守在值班室里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值班室里，真的住进
了新人……

小文一篇，问候不再值守、正安享
晚年的老金。

老金
□秦南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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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岭长城的星空 钟奕 摄

不知从何时起，社会上冒出了
一种“浮躁病”，在我们身边随处可
见。在我看来，此病表现为三个层面
的错位与迷思。其一，快与慢的错
位，遇事“求成心切”。总想快速出
成果、见成绩，却忽略了事物发展
的客观规律。其二，上与下的失衡，
仕途“求快升职”。部分人就位后，
不想着履职尽责、造福一方，反而
板凳未坐热、工作局面未打开，就
开始盘算如何晋升。其三，取与舍
的迷思，收益“求赚快钱”。不愿靠
勤劳守法致富，总想找捷径、钻空
子，甚至触碰法规红线违规敛财。
凡此种种，害人匪浅，亟待根治。

“浮躁病”的核心，是心态失
衡、急功近利。其本质是一种心
病，心病还需从“心”治，对症下药
才能见效。

急于求成当刹“急”。办事急
字当头，势必“欲速则不达”，就像

“刚撒种就想收割”，既违背规律，
又难成大事。“术业有专攻，行行出
状元”，做任何事唯有静下心来，一
步一个脚印，把手头的事做到极
致，才能从“会做”到“精通”，从平
凡到优秀。有位学机械的大学生
入职机场当维修师，起初因工作辛
苦想换岗，在父亲的开导下，他潜
心钻研技术，十多年如一日深耕，
最终成为机场技术骨干、高级工程
师。在AI时代，许多重复性工作
会被替代，但高级技工、外科医生、
针灸师、主厨等需要复杂技艺和人
文关怀的职业，反而愈发吃香，而
这一切的前提，都是笃志力行、爱
一行精一行。

职务晋升重在“质”，讲究德才
兼备、以德配位。仕途升迁从不是
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进步的“台
阶”，需要过硬的本领作为“基
石”。《资治通鉴》有云：“才者，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一个人唯
有德才兼备，“基石”厚实，才能稳
稳踏上每一级台阶。反观部分干
部，因“官念”错位，最终陷入贪腐
泥潭、身败名裂，印证了“因嫌纱帽
小，致使锁枷扛”的古训。真正的
政绩，写在百姓口碑里，而非表格
数据中，正如焦裕禄，在兰考任职
时间不长，却因一心为民，永远活
在人民心中。

生财增收认准“道”，这个“道”
就是取财正道。一味追求“快钱”，
总想“一夜暴富”，妄图靠歪门邪道
敛财，终究会自食恶果。生财当分
清“渔”与“鱼”，与其急于求成要

“鱼”，不如耐心织网、研究“鱼汛”，
靠勤劳与守法筑牢财富根基。现实
中，有人伪造人设诱导他人投资，
有人利用职权贪腐敛财，有人靠财
务造假骗取上市资格，这些“赚快
钱”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唯有靠双
手付出、坚守法律红线，挣来的财
富才踏实安稳。

浮躁是时代给我们敲响的警
钟，它不仅会毁掉个人的成长与发
展，也会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转。当
浮躁褪去，静下心来砥砺深耕，才
能收获真正的成功。愿我们都能
摒弃浮躁心态，守好初心、脚踏实
地，在各自的领域稳步前行，收获
属于自己的精彩。

治治“浮躁病”
□杭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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